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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頁滄桑史─
談羣碧樓藏書

圖一：一九三四年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丁燮林覆史語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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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四年國立中央研究院（以下簡稱「中研院」）與教育部商定，將出版品國

際交換處業務移交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接辦。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以下簡稱

「史語所」）傅斯年所長特呈請蔡元培（字孑民， 1868-1940）院長，「原在總辦事處

所藏文史學書籍如羣碧樓藏書之類，與本所工作有關者甚多，擬請院長批准撥給本所

收藏」，哷隨獲院方覆函同意將羣碧樓藏書撥交史語所保存。哸這批書是清末民初藏

書家鄧邦述「羣碧樓」部分舊藏，共 431部 5,135冊。是一九二八年「大學院」時

期，哠蔡元培院長動用大學院「本部臨時費」所購入的，唎這批書的入藏，大大提

昇了史語所古籍善本的收藏質量。（見圖一）

本文將介紹鄧氏羣碧樓舊藏的來源故實，及其入藏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（以下簡

稱「傅圖」）的經過。並以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唃（以下簡稱「《羣目》」）與鄧氏舊藏

原書手書題跋相比勘，扼要介紹題跋內容，冀由題跋文字，更加認識鄧邦述愛書、護

書、讀書之用心。

鄧邦述（1868-1939），字孝先，號雙漚、正闇、羣碧翁，江蘇江寧人。出身金陵

望族，明崇禎末先祖鄧旭（1609-1683）自壽州遷金陵，遂為江寧人。鄧旭，清順治

四年（1647）成進士，居萬竹園，有青藜閣藏書，著有《林屋詩集》。曾祖父兩廣總

督鄧廷楨（1776-1846），與林則徐（1785-1850）同為著名禁煙大吏。祖父鄧爾咸，諸

生，以貲為安徽知縣。父鄧嘉縝（1845-1915），光緒元年（1875）鄉試舉人，曾任貴

州貴筑、畢節等縣及台灣嘉義知縣、湖北襄陽知府等職，著有《暖玉晴花館詞》。

清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，鄧邦述就婚於虞山，得讀岳父趙烈文（1832-1893）「天

放樓」典籍；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成進士，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；二十七年（1901）

入端方（1861-1911）幕中；二十九年（1903）授為編修；三十一年（1905）隨端方

前往歐美考察政治（見圖二）；三十三年（1907）七月東三省總督徐世昌（1855-1939）

哻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，《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》（南京：國立中央研究院， 1933），頁 174。

哷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303-2，本所致函蔡元培， 1934年 4月 23日。

哸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303-3，總幹事〔丁燮林〕致函本所， 1934年 4月 25日。

哠 1927年 7月 4日國民政府公布〈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〉，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，並籌設中央

研究院。 1928年 4月國民政府修改〈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〉，中研院成為直屬於國民政府的獨立機關。同

年 11月大學院改為教育部。

唎 中華民國大學院編輯，《大學院之工作報告與決算》（南京：中華民國大學院， 1928），頁 17。

唃 鄧邦述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（民國十九年〔1930〕江寧鄧氏刊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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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鄧氏「品學純粹，才識優良，於中西法政諸學洞見本原，實屬經世之選」，唋奏准

將二品銜分省補用道鄧氏調至東三省。鄧氏亦確能展其長，解決了拉哈蘇蘇（今同江）

俄人十餘年來越界設關問題。十一月徐世昌再奏鄧氏「器識閎通，才猷練達，考查各

國政治極有心得，堪以試署交涉司司使。」圁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，實授吉林交涉

使，十一月入京師述職，時文溯閣《四庫全書》尚存盛京，倩人抄得數種；圂二年

（1910）調吉林民政使，三年（1911）解職。

民國創立，鄧氏在宦途上，未能有較穩定之職給，元年（1912）東三省鹽運使；

二年（1913）江西九江交涉員；三年（1914）清史館設立，應趙爾巽館長之聘為纂

修，負責清太祖至世宗五朝本紀；七年（1918）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；十年（1921）

歸居蘇州（見圖三）。後曾為生計，至南昌與南京；十五年（1926）始閉門謝客。鄧

氏一生耽溺於藏書、校書，但雅好與生計終難兩全，最後不得已而鬻賣平生珍藏圖

書。倫明（1875-1944）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云：「半生仕宦為書窮，可奈書隨債

俱空。」埌正是鄧氏聚書心路歷程的寫照！

唋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 1973-1975），第 24輯，頁 699。

圁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第 25輯，頁 125-126。

圂《竹友集》（收入鄧邦述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），卷六，頁 9。又傅圖所收羣碧舊藏中《竹友集》、《苕溪
集》、《太倉稊米集》、《文忠集》等四書為傳鈔文溯閣本。

埌 倫明，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1990），頁 29-30。

圖二：一九○五年端方（前中左）、戴鴻慈（前中右）與出洋考察隨員合影，

有箭頭戴圓帽者為鄧邦述（後左二）。

圖三：鄧邦述蘇州故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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羣

鄧氏雖得見天放樓藏書，然自承於宋元版本仍屬懵懂，直至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

入端方幕中，而稍知考訂鑒別之學。初以「雙漚居」顏其藏書室，號「雙漚」。至若

李葆恂（1859-1915）的「記問淵博」，趙寬（趙烈文之子，生卒年不詳）的「強識洽

聞」則是鄧氏藏書的導師。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始，以罄所入之餘，盡以買書。三十

二年（1906）購得《羣玉》、《碧雲》及《刊誤》三宋版書，為鄧氏收購宋、元版本

之始。同年，鄧氏手寫《雙漚居藏書目初編》，《羣玉》、《碧雲》兩集亦在其中。堲

接著數年間可謂鄧氏收書之全盛時期，昕夕候於門之書賈，常數十人。

《羣玉》、《碧雲》之合，還有一段故事佳話。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書賈柳蓉

村（或作柳蓉春，有博古齋書肆，生卒年不詳）原將此二書持售鄧邦述，鄧氏因有歐

美之行，匆忙間此事未成。然而柳氏竟為鄧氏留存此書，直至鄧氏於翌年返國。鄧氏

感其盛意，依其索值收之，並以「羣碧樓」名其藏書之所。《羣玉》、《碧雲》為

「百宋一廛」舊物，黃丕烈（1763-1825）前後題跋皆滿，更鈐有文徵明（1470-

1559），張雋（？-1663）、季振宜（1630-？）、徐乾學（1631-1694）、安岐（1683-？）

等名家印記。黃氏且刻有「碧雲羣玉之居」印，鄧氏考《羣玉》尚在晚唐，而《碧雲》

已入南唐，故刻有「羣碧樓」印。

宣統三年（1911），鄧氏將竭十年心力所得書籍，編印《羣碧樓書目初編》。民國

元年（1912），鄧氏同榜好友傅增湘（字沅叔， 1872-1949）購得宋板《披沙集》，旋

以歸張元濟（字菊生， 1867-1959）涵芬樓。鄧氏獲得訊息，便以藏有書棚本《羣

玉》、《碧雲》二集，欲想再得《披沙》，因此三集作者均為李氏，即唐人李羣玉、李

中及李咸用，期使三李合併。於是在傅氏的函介下，鄧氏終獲如願，且言：「『三李』

之稱，自吾而創，已足突過前賢矣。既正《羣》、《碧》次第，《披沙》又在《羣玉》

之前，他日當刻一『披玉雲齋』印，以紀此遇合之幸也。」埕三李合璧，鄧氏再刻

「三李盦」、「披玉雲齋」二印，並以較前賢黃丕烈的「碧雲羣玉之居」為勝而自詡。

（圖四、圖五）

堲 潘景鄭，〈雙漚居藏書目初編稿本〉，《著硯樓讀書記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 2002），頁 242。

埕《唐李推官披沙集》（收入鄧邦述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），卷一，頁 17-18。



圖四：《碧雲集》鄧邦述手書題記



圖五：《唐李推官披沙集》鄧邦述手書題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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埒《鄧氏所藏善本書目．羣碧樓鬻書目》（見《傅斯年檔案》II： 709）。

垺 鄧邦述，〈序〉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，頁 1。

埆 葉景葵，《卷盦書跋》（收入《書目類編》79〔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 1978〕），頁 60-62。

垽「張元濟致梁啟超函」， 1927年 11月 7日。見張樹年、張人鳳編，《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》（臺北：

臺灣商務印書館， 1992），頁 126。

垼 價款部分，單不庵（1877-1929）則另有解讀：「鄧氏書籍，曾將目錄逐一細閱，其中所謂宋元本似不至於

假託。此說如信，僅以宋本二十五部，元本三十四部計，價值已在二萬以上，益以明本百餘部，鈔本二百

部，五萬五千元之價，似不得謂之昂。」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31-4，「單不庵致傅斯年函」（1928.10.13）。

三、鬻書療貧

民國初創，鄧氏仕途未能如清朝時得意，生計上亦立見困頓，幾至「無以為活」

的地步，因而開始鬻書易米，收書的興緻也日衰。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，鄧氏以鬻書

單《鄧氏所藏善本書目》埒（以下簡稱「《善目》」）求售其藏書：

丁卯（1927）春，茹痛持一單向人求鬻，既不欲付諸海外，且無人為我張

目。至五月，始遇孑民前輩，收而庋之研究院中。前序所謂昔借債以買書，

今鬻書以償債者，乃竟驗焉！垺

葉景葵（1874-1949）〈羣碧樓善本書目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〉更言明：埆

《羣碧目》內之書，皆售於中央研究院，售價五萬元。

此鄧氏藏書入藏中央研究院的大概。

當鄧氏傳出鬻書訊息時，張元濟因未能及時將陸心源（1838-1894）皕宋樓藏書

留在國門，而深以為憾，故努力設法為羣碧樓藏書覓一妥善處所。一九二七年張氏寫

給梁啟超（1873-1929）的函件中述及：垽

友人鄧君孝先嗜收古籍，有三十餘年之心力，雖未能與瞿、楊抗衡，然亦卓

然成家。邇以賦閑日久，臣朔歎飢，不得已擬斥其所藏，以為療貧之計，斯

言既出，謀者孔多。日本震災所毀，不殊秦火，恒於此尤為覬覦。昔年皕宋

樓藏書將散，弟初入商館，力有未逮，致被流出海外，至今引為憾事。涵芬

樓去歲甫以巨款購入蔣氏所藏，今年營業減退，又難為發棠之請，甚為徬

徨。聞京師圖書館近已取得文化基金，如此大家善本，吾兄似不可失之交

臂，倘別有主其事者，亦望鼎力玉成，勿任為陸氏之續。至孝先鑒別之精，

海內久有定評，無待弟之贅述也。

張元濟希望能藉由梁啟超的影響力，促使京師圖書館購入鄧氏藏書，然並未獲致結

果。因而又向甫成立之「大學院」院長蔡元培建議。傅斯年曾於《善目》封面題記：

此大學院購羣碧樓書時之底目，當時由張菊生等作介，蔡先生不與人校量，

聞售價略高于市價。垼



一
頁
滄
桑
史
∣
∣
談
羣
碧
樓
藏
書

論
衡

18

在〈大學院十六年度決算報告書〉垸第三款本院本部臨時費「第二項購置： 25,000」

下註：

本院購鄧邦述氏中文書籍價五萬五千元，此係第一期付款。

一九二八年鄧氏在明本《資治通鑑綱目》題記，垶指該書「在吾齋廿年而不能辨，今

將別去，故書數語以諗後之鑒者」，並署款「戊辰三月，羣碧居士檢記」，「戊辰三月」

西曆為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八日間。而《史語所檔案》雜 14-11則記載：

民國十七年六月廿日 ，在亞爾培路二○五號中華民國大學院社會科學研

究院之後樓，檢藏原箱第八號。（圖六）

垸 本報告書包括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六月之九個月全院收支。見《大學院之工作報告與決算》，頁 17。

垶 鄧邦述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卷二，頁 6。《羣目》作「元刻本」，《善目》作「明刻本」，實明書林楊氏
歸仁齋重刊本。

五月
初三

圖六：羣碧樓書目檢查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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垿《白虎通德論》（收入鄧邦述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），卷四，頁 10-11。

埇 鄧邦述，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（民國十九年〔1930〕江寧鄧氏刊本）。

埐 與後之〈遺失書目〉多出明本《四書大全》20冊；另明嘉靖本《邊華泉集》4冊誤植為《皇甫司勳集》16冊。

垹《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．甲類．羣碧樓舊藏善本書目》一冊（民國 20年〔1931〕鈔本）。

埁〈遺失書目〉共 32部 124冊；〈抵補書目〉31部 173冊（有 4部冊數誤記，實為 187冊）。鈔本《塔爾巴

哈台事宜》四卷四冊列於《善目》、《羣目》，亦未列於遺失書目，卻未見於傅圖館藏書目。

另，《史語所檔案》雜 14-8為「兩期分配表」，說明分二期點收宋、元、明、嘉靖版

及鈔校本之部數與冊數，亦是分二期付款的依據。故徵諸檔案文獻，鄧氏羣碧樓舊藏

實於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以五萬五千元之書價，售予甫成立之「大學院」，並分期付

款。

鄧氏所售書中多為明刻本、鈔校本，以集部典籍為主。鄧氏對宋、元刊本用力至

深，現今史語所傅圖所藏宋、元刊本善本古籍，超過三分之二為羣碧舊藏。鄧氏對明

嘉靖刻本亦頗有偏好，並以「百靖齋」自詡，嘗刻「百靖齋」印鈐之。垿

四、《羣目》缺書

一九二八年羣碧舊藏售歸大學院，鄧氏藏書雖然在生前即散出，卻也因此造就了

書錄的編定。一九三○年刊印《羣目》及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埇（以下簡稱

《寒目》）。鄧氏的鬻書單《善目》與《羣目》並非全同，再者《善目》僅記卷冊數，

至多稍加跋者或藏印，若由卷冊數去判別，則易產生誤差。《善目》與傅圖典藏羣碧

樓書目中，冊數不符者便達 55部，或為筆誤，或為不同版本，或是裝訂冊數的出入。

《善目》中部分書條上註「遺失」二字，亦有 33部 156冊之多，埐傅斯年題記云：

目中書查有缺者，詢之謂僕竊去，另以他書補之。上作「遺失」者皆所謂竊

去，補償者不在此目中。

為補「遺失」者，鄧氏另以他書補之，於《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．甲類》垹

有〈抵補書目〉，前亦有傅斯年之題記：

鄧氏交書于中央研究院時，發見缺書三十二部，詢其所以，則云僕人竊去，

而以其他三十一部補之。院託單不庵諸先生估其可相抵否，羣謂可以，遂如

其請，此以下兩目所由來也。埁

而鄧氏所謂「僕人竊去」者，或因典藏豐碩，故未及點清，而以為遺失，實尚存室

中，而於《寒目》得見之。〈遺失書目〉載缺書總數有 32部 124冊，存在於《寒目》

者則有 17部 78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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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於《羣目》，但未見於鬻書《善目》者，有宋刊《周易兼義》、《春秋經傳集

解》、《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》、《致堂讀史管見》、《大學分門增廣漢唐事實（存三

卷）》、《大學分門增廣漢唐事實（存四卷）》、《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》、《迂齋先生

標注崇古文訣》等八部、元刊《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》、《增廣註釋音辨唐

柳先生集》、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》等三部。據《羣目》內《大學分門增廣漢唐事實》

條，鄧氏於一九二九年五月補記云：夎

辛亥國變，貧不自給。沅叔同年介而歸之洹上袁氏，並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

《五代史》諸宋刊凡七八部，得直極廉，今亦不知散歸何所矣。

並於《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》條補記「此書後為沅叔攜去」。奊另元刊《史記》條亦

提及：「余所藏如《京本五代史詳節》及殘本《大學分門增廣聖賢事實》、《漢唐事

實》皆有耳標題篇名，今歸袁寒雲公子」。娙袁克文（1890-1931），字抱存，號寒

雲，其《寒雲書景》收有宋刊《周易兼義》書影，「羣碧樓印」、「正闇收藏」鈐印

夎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卷一，頁 15-16。

奊 同上書，卷一，頁 26-27。

娙 同上書，卷二，頁 4。

刊式 題名 版本 冊數 《寒目》

明本 新序十卷 明刻本 3 卷二，頁 9

明本 說苑二十卷 明刻本 10 卷二，頁 9

明本 李文公集十八卷 明成化刻本 4 卷二，頁 28

明本 東坡四六四卷 明刻黑口本 4 卷二，頁 31

明本 艾軒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刻本 6 卷二，頁 32

明本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 明弘治刻本 8 卷二，頁 33

嘉靖本 邊華泉集八卷 明嘉靖刻本 4 卷三，頁 29

鈔校本 無為集十五卷 鈔本，汪喜孫藏印 4 卷四，頁 22

鈔校本 雲峰集十卷 鈔本 1 卷四，頁 32

鈔校本 羣英珠玉五卷 鈔本，潛采堂、謙牧堂藏印 1 卷四，頁 49

鈔校本 鼓吹續音二十卷 稿本 12 卷四，頁 49

鈔校本 松籌堂集十二卷 鈔本，宋蔚如校，曹楝亭藏印 6 卷五，頁 33

鈔校本 東京夢華錄十卷 鈔本，常秋厓校 1 卷六，頁 18

鈔校本 釣磯文集十卷 鈔本，楊雪滄校 4 卷六，頁 42

鈔校本 小畜外集七卷 鈔本 1 卷六，頁 43

鈔校本 桐江集四卷 鈔本，知不足齋校本 8 卷六，頁 49

鈔校本 南燼紀聞二卷 鈔本 1 卷六，頁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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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可見；《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》錄有《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》，提要

記有「鄧邦述印」、「羣碧樓」、「羣碧樓藏」三印，鄧云為療貧所售「宋刊凡七八

部」，即為袁克文所購藏。

由於《善目》僅為極簡明的書目清單，鄧氏除此鬻書單外，尚有不少同名典籍，

因而稍不慎，便難免「張冠李戴」。如：《善目》鈔校本有「《道德真經指歸》十三卷

二冊，拜經樓藏印」。《羣目》則有「《道德真經指歸》七卷四冊，漢嚴遵撰。鈔本。

劉彥清手校本。卷尾有『同治辛未四月依胡本繕寫江山劉履芬記一行』」。娖《寒目》

有「《道德真經指歸》七卷四冊，漢嚴遵撰，谷神子註。鈔本。原缺一之六凡十三

卷。有拜經樓吳氏藏書印，又吳騫之印、查客二印」。娭而今傅圖所藏為《羣目》所

列之劉履芬鈔本，而非鬻書單之拜經樓舊藏。

又如《善目》鈔校本列有《周此山先生詩集》四卷二冊，鈐「朱竹君藏印」，傅

圖所收者並無此印，應與《羣目》所錄者同。娮然此鈐有「朱竹君藏印」之書目，

猶存《寒目》。娕再如：《善目》明刻本列有正德本《賈太傅新書》十卷二冊，傅圖

所得為明萬曆十年（1582）胡維新刊兩京遺編本《賈子》十卷四冊，而非《羣目》娏

及《寒目》娗中均錄有之「明裝」正德刻本《賈太傅新書》十卷二冊。

傅圖所藏亦有《寒目》中書籍，如《古文苑》一書，《善目》列為「元刻」二十

一卷四冊，傅圖所得為二十一卷八冊，並依鄧氏所定入「元刊本」；《羣目》並未錄

有《古文苑》，《寒目》則有明刻本《古文苑》二十一卷八冊，娊且和傅圖藏本有著

相同的鄧氏題記：

此書小黑口本，字體樸茂，當在成、弘以前。余別有一靛印本，則在此刻之

後矣。甲子四月檢記，正闇。

將「元刊本」更訂為明刊。再如：《善目》明正德本《東里文集》二十五卷四冊，

《羣目》娞亦錄有此書，傅圖藏品則與《寒目》娳所錄者同，因均鈐有「梁清標印」。

另《善目》尚有元刻《隋書》、明刻《鹽鐵論》、鈔校本《金石略》為《羣目》所

未錄。凡此均可窺見《羣目》與鬻書《善目》、鬻存《寒目》之間的出入誤差。

娖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，卷五，頁 37。

娭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卷四，頁 20-21。

娮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卷六，頁 24。

娕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卷四，頁 33。

娏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卷三，頁 8。

娗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卷二，頁 9。

娊 同上書，卷二，頁 35-36。

娞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卷三，頁 30。

娳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卷二，頁 3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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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《羣目》書錄題跋

鄧氏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著錄內容包含書名、卷數、冊數、作者、版本、行款、

序跋、牌記、鈐印及書衣雜識（題跋）內容等，提供書本資訊相當豐富，「書而存

耶，此為其朔；其不存耶，覽是目者，可以悲吾志矣」。孬正因為《羣目》收錄書中

題跋內容，正可與原書中手書題跋互補或互證。

（一）《羣目》較原書手書題跋多者，依卷次、頁數列於下：

1. 卷一，頁 27-28：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文集附錄三卷附

錄拾遺一卷麗澤論說集錄十卷三十冊

乙丑（民國十四年， 1925）二月，在海上得識罟里後人瞿良士君，亦同避兵

滬瀆。知其藏書皆捆載以俱，頗欲借觀，並補鈔一卷有半。良士溫雅，當不

金玉爾音，奈賃居湫隘，因循未言，而萍蹤又散矣。姑記於此，以為後日乞

鈔之劵。乙丑六月朔日，正闇。

此書內僅有一九二○年二月鄧氏手書題記。宧《羣目》多出者，為一九二五年遇瞿啟

甲（字良士， 1873-1940），希望能借鐵琴銅劍樓藏書補鈔。

2. 卷二，頁 11-13：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

二十冊

頃檢《郘亭知見傳本目》稱嘉祐丁酉（二年， 1057）刊本，每半葉十二行，

行二十二字；元刻則云延祐丁巳（四年， 1317）圓沙書院刊行，有木記。此

二本皆與吾書不同。總之，以「彊圉協洽」攷之，其為淳祐無疑。若目為元

刻，則惟大德略近，而決非至正之末年也。羣碧再記。

此書內僅有一九二六年三月鄧氏手跋。宭同上例，《羣目》多出者均為補記，蓋直接

記於謄錄本上，而未書於原書內。

孬 鄧邦述，〈舊敘〉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，頁 1。

宧 參見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 2008），編號

D038。本文特將《羣目》較原書手書題跋多出者，標點全文錄此，二書鄧氏題跋可為互補。

宭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C0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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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卷三，頁 6：邊略五卷二冊

是書一卷為防邊紀事，錄防邊諸疏書；二為伏戎紀事，紀俺荅封貢事；三為撻

虜紀事，紀李成梁敵清兵事；四為靖夷紀事，紀處貴州土官安國亨等起兵讐殺

事；五為綏廣紀事，則因廣東久遭寇亂，整飭吏治，亦錄疏書為多，蓋皆新鄭

為首，揆時所贊畫措施者。序頗自負，然其時國勢尚隆，邊患亦未甚急，故能

自抒偉略；後則國日益衰，變日益多，人才亦日益頹弱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甲

子（民國十三年， 1924）四月，羣碧。

原書內未見手書題跋，是則題記或先記於錄本，而未書於原書，故僅存於《羣目》。

4. 卷三，頁 19-20：蘇文忠公集一百十二卷二十八冊

此明刻不知在何時，要在嘉靖以前之雕本也。無總目，其編次則一、二為古

賦，三至十七為古詩，十八至二十七為律詩，二十八、二十九為歌辭，三十為

詩六言四言，三十一為和陶詩，三十二為程試論，三十三為應制科論，三十四

為經史論，三十五、三十六為人物論，三十七為雜論，三十八為史論，三十九

為策，四十為策問，四十一、四十二為策略、策別，四十三為策斷，四十四為

經說，四十五至五十一為書，五十二為擬作，五十三至六十五為書簡，六十

六、六十七為啟，六十八為傳，六十九至七十二為記，七十三、七十四為碑，

七十五、七十六為序，七十七、七十八為表狀，七十九至九十一為奏議，九十

二至九十四為制誥，九十五為內制貼子詞語，九十六至九十八為內制口宣，九

十九為內制批答，一百、一百一為內制詔勅，一百二為青詞，一百三為辭，一

百四為行狀，一百五為銘，一百六、一百七為贊，一百八為頌，一百九、一百

十為墓誌，一百十一為祝文，一百十二為祭文。其分體獨詳瑣，凡有闕葉則印

一有行無字者補之，亦可謂詳且慎矣。沅叔在京師亦得一本，亦未知為何人刻

也。丙寅（民國十五年， 1926）三月，正闇檢記。

此書並無總目，鄧氏錄其編次，然未見於原書，《羣目》亦未記鈐有吳江凌氏藏書、

凌淦字麗生一字礪生二印。

5. 卷三，頁 29：蘇平仲文集十六卷八冊

頃閱世美堂未刻稿，前有沔陽陳文燭序，銜稱前奉勅督理廬鳳淮陽糧儲四川按

察司提學副使云云，然則按察副使固常為提學官也，按《明史．職官志》「按

察使司」條下稱：「副使、僉事，分道巡察，其兵備、提學、撫民、巡海、清



宬「分員巡備京畿」據《明史．職官志》補之。

尃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D057。

屖 同上書，編號 B09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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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、驛傳、水利、屯田、招練、監軍，各專事置，併〔分員巡備京畿〕。」宬

又「儒學條」下：「正統元年始設提督學校官。」是劉副使，確為提學官，而

關防所稱「提督學校」，乃沿正統舊制固無疑義矣。七月晦日正闇學人。

此書內僅有一九二六年五月鄧氏手書題記。尃《羣目》多出者，為閱讀世美堂未刻稿

後，對「提督學校」關防所寫的按記。

6. 卷四，頁 8：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首一卷一百冊

丁目舉李序皆名謙思，此刻獨曰謹思，亦一疑問，待考。正闇又記。

此書內僅有一九二五年五月鄧氏手書題記。屖《羣目》多出者，亦為再記。

7. 卷四，頁 17-18：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集十四卷二十冊

《文錄》一至三為書，四為序、為記、為說，五為雜著。《外集》一為賦、為

騷、為詩，二至四皆為詩，五為書，六為序，七為記，八為說、為雜著，九

為墓誌、傳、碑、贊、箴、祭文。又《陽明遺言》、《稽山承語》。《別集》

為奏疏、文移。與鄒序詮次者相合，閭序則云盡取先生《文錄》，附以《傳習

錄》，並《則言》共若干卷刻之，與此刻不侔矣。《文錄》刊本據邵位西云：

以嘉靖刻為最舊。其所記卷數與此刻同，是此本固舊本也。《別錄》雖是配

入，而寬大精潔，印尚在前，致可珍異。陽明道德功業，炳然千古，學者固

當盥手誦之。丙辰（民國五年， 1916）十月，正闇謹記。

《羣目》冊數作「二十」，未記鈐印，傅圖藏本則為「三十六冊」，鈐有半窗明月、寧

靜致遠二印，亦鄧氏舊藏，並為明嘉靖刻本，然書內未見此題記，未悉是否同件。

8. 卷六，頁 10-11：東牟集十四卷八冊

余初得此書，以為或從內府流出，以其鈔寫、裝潢皆非外間所有也。及書既

鬻出，始於滬上晤蕭山單不庵君，謂余《東牟集》乃文瀾閣原本，余始恍

然。不庵曾隨丁氏整比文瀾遺籍，故一見即能辨識，余雖屢至杭州而從未一

窺中祕，猶不免自哂孤陋矣！己巳（民國十八年， 1929）四月正闇補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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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既已鬻出，鄧氏仍注意舊藏的資訊，《羣目》收錄其一九二九年補記，述明舊藏

《東牟集》原來是文瀾閣原本，當然是原書上所未見者。

9. 卷六，頁 26-27：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八卷補遺一卷遺詩一卷四冊

《貞居集》，余別得一鈔本，有厲太鴻手校及印記，不知與此何如？久欲兩本

對勘，而卒卒未果，他日終當賈勇為之。壬戌（民國十一年， 1922）三月，

羣碧記。

此書內僅見道光廿二（1842）、廿四（1844）、廿五（1845）、廿七年（1847）勞權手

跋，屔未見鄧氏手書題記。

（二）《羣目》未錄，然原書可見之手書題跋，或僅係收記、借記、購記等簡記，或實

漏謄錄者：

1. 卷一，頁 18-22：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二冊

壬子（民國元年， 1912）八月，海虞翁斌孫借鈔一過，時在析津。

《羣目》收錄黃丕烈、季振宜、傅增湘及鄧氏本人之題跋，唯遺翁斌孫借鈔記。

2. 卷一，頁 22-26：碧雲集三卷二冊

道光七年丁亥（1827）二月，棘人屠鍾借鈔一過。

壬子（民國元年， 1912）七月，虞山翁斌孫借鈔一過。

《羣目》未記屠鍾、翁斌孫借鈔記。

3. 卷一，頁 26：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八冊

後嘉定辛未（四年， 1211），公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刻集之七百又二年，歲在

元黓困頓（壬子，民國元年， 1912）九月，從江寧鄧氏羣碧樓借讀，并照校

於宣統庚戌（二年， 1910）歲寒堂新刊本。「嘗先天下之憂，不負聖人之學」

兩語，願終身誦之。郡後學章鈺，時辟地津門。

《羣目》僅記鄧氏一九二○年、一九二七年手書題記，峬唯遺章鈺題記。

屔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D052。

峬 同上書，編號 D02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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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卷三，頁 21：參寥子詩集十二卷二冊

《參寥子》十二卷，宋僧道潛撰。道潛本姓何，於潛人。《墨莊漫錄》云本名

曇潛，東坡為改曰道潛。東坡守杭州，為卜西湖智果精舍居之，嘗坐得罪，

返初服，建中靖國初，詔復祝髮，崇寧末，歸老江湖，嘗賜號妙總大師。今

所傳詩集凡數本，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定訂．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，前參寥子

小影，即海惠所臨，首載陳師道〈餞參寥禪師東歸序〉，次載宋濂、黃諫、喬

時敏、張睿卿四〈序〉；一本題法嗣法穎編，卷帙俱同而敘次迥異，所載陳

師道序題曰「高僧參寥集序」，與文中語意不符；又吳之振《宋詩鈔》云

「《參寥集》杭本多誤，采它詩未及與析」。是本為明時歙汪汝謙校刊，陳序亦

作「高僧參寥集敘」，殆即從法穎本重刊，未知視杭本何如耳？嘉慶十年

（1805）春日，陳鱣記。

前引曇潛改名事，今備載《墨莊漫錄》云：「呂溫卿為浙漕，既起錢濟明

獄，又廢廖明略事，二人皆廢斥，復欲網羅參寥，未有以中之，會有僧與參

寥有隙，言參寥度牒冒名，蓋參寥本名曇潛，因子瞻改曰道潛，溫卿索牒驗

之，信然，竟坐刑之，歸俗編管交州。未幾，溫卿亦為孫傑鼎臣發其贜濫繫

獄，人以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。」按此事行錄未之及，故附書焉。鱣再記。

光緒癸未（九年， 1883）夏，養 北歸，寓居歇浦。偶得宋僧《參寥集》，為

明汪汝謙校刊本，日長無事，聊閱一過，因錄陳仲魚跋語於後，以備考訂。

弢園老民識，時年五十有六。

《羣目》冊數作「二」，記有「赤堇山人」一印，原書實「四冊」，除葉元階（1803-？）

「赤堇山人」印外，尚有王韜珍藏、弢園王氏真賞、淞北佚民諸印，另《羣目》亦未

記王韜（1828-1897）手跋并所錄陳鱣二跋。

5. 卷三，頁 21-22：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十二冊

《雞肋集》七十卷，十二本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六月九日，城西草堂徐氏收藏。

是年重修訂，而第七卷中有數頁燒去數行，又前數卷為惡小兒塗抹，或不見

字，皆須俟有別本校補，苟有別本，或重抄換入，或挖補添注，當再修訂之。

今則但補燒脫處，而兒抹猶存之也。十一年（1872）三月九日，時棟記。

《羣目》僅記「有徐印時棟、水北閣二印」，未記徐時棟（1814-1873）手書題記。書

內尚鈐有林照私印、鹿園居士、師竹居書畫記、鄞徐時棟柳泉氏甲子以來所得書畫藏

在城西草堂及水北閣中、柳泉等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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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卷四，頁 14：柳文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十二冊

同治己巳（八年， 1869）購於 原。明人官於外，每刻一書以充歸遺，所謂

書帕本者。書帕本校對率不精，此似稍勝，行篋無他本，不能讎也。中已為

人加墨，然似不辨句讀者之所為，亦可謂輕易下筆矣。首有鄧爌私印，豈即

爌之所為乎？長樂小謝章鋌記於豐登講舍，時首夏三日下舂。

《羣目》僅記撰者、刊本，未錄鈐印及謝章鋌（1820-1903）手書題記。書內除鄧爌私

印外，尚有謝氏「藥階退叟」鈐印。

7. 卷四，頁 20-21：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十二冊

《崇古文訣》三十五卷十二本。同治四年十有二月廿七日，峿城西草堂徐氏收

藏。此明刻本也，亦稍有模糊處，余以鄉先生書購之。明年（1866）四月，

重修補裝訂。七月九日，時棟記。

《羣目》僅記「有甬上、城西草堂、月湖長、柳泉書畫四印」，未記徐時棟手書題記。

8. 卷五，頁 9-10：金國南遷錄一卷一冊

此陳仲遵先生手自影抄本也。陳與黃蕘圃交善，書後自跋借蕘翁本影寫云云

者，即是也。余曾得其手輯《西畇寓目記》，所載書畫，皆卓卓可重之真 ，

蓋亦我吳之賞鑒焉。書賈近以斯本見示，余喜其手寫精謹，因以三餅易諸，

暇日展閱，並誌源流如此。光緒庚辰（六年， 1880）仲秋，香生記于滬上。

《羣目》錄有陳墫、章綬銜（1804-1785）二人鈐印，並錄陳墫手跋，而遺錄蔣鳳藻手

跋。書內尚有徐渭仁（？-1853）之徐渭仁印、紫珊二印。

9. 卷五，頁 14：咸淳臨安志一百卷五十冊

《咸淳臨安志》，原本一百卷，今世傳抄本僅九十三卷，其七卷已久佚矣。歲

辛酉（嘉慶六年， 1801），欲假瓶花齋吳氏所藏本寫錄，未果也。後見抱經先

生所藏本，較吳本多二卷，且較對更詳，因即假歸，復借吳本細較，二本稍

有異同處，似不可偏廢，因合二本，倩友人葉君斛泉、戴君星然錄成善本，

其繪圖則梅史趙君也。自壬戌（嘉慶七年， 1802）迄今，計十有八載，始得

告成而裝訂焉。所闕五卷，未識吾生得遇否也？嘉慶己卯（廿四年， 1819）

春三月，杭州郭宗泰友梅識于敦夙好齋。

峿 西曆為 1866年 2月 12日。



峮 即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西曆為 1781年 1月 6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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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羣目》僅記撰者、版本及序，未記鈐印及題跋。傅圖藏本確為敦宿好齋鈔本，除有

郭宗泰手跋外，並錄有朱彝尊（1629-1709）、吳焯（1676-1733）、盧文弨（1717-1796）

題跋，尚有郭宗泰、文濬（？-1914）鈐印。

10. 卷六，頁 1：李詩通二十一卷四冊

抄本《李詩通》廿一卷，共四冊。北平黃玉圃先生照楚南奚先生祿詒批本手

錄，道光庚子（二十年， 1840），與所批杜詩七冊同於濟南官廨得之。此香南

精舍至寶也，子子孫孫守之勿失。甲辰（道光廿四年， 1844）九秋，仰之

記。

《羣目》記「有北平黃氏、叔璥、玉圃三印，又玉牒崇恩、曾在崇禹舲處、香南精舍

珍藏三印」，未記錄崇恩（1803-1878）題記。書內尚鈐有崇恩、仰之、崇恩審定、香

南審定等印記。

11. 卷六，頁 3-4：司空表聖文集十卷二冊

乾隆庚子十二月十二日，峮宋刻校訖。乾隆丙午（五十一年， 1786）七月，

味辛居士從知不足齋主人借閱，重校一過。嘉慶辛酉（六年， 1801）五月既

望，知不足齋重錄。鮑正言。

羣碧樓藏本，壬子（民國元年， 1912）歲寒與江安傅沅叔各傳校一本。章鈺。

後四行乃鮑正言手寫，是此冊實鮑氏子弟傳錄之本，非他人過校也。校筆確得

淥飲心授，能不失家法者。乙丑（民國十四年， 1925）閏四月，正闇再讀記。

《羣目》僅錄有一九一三年五月鄧氏檢記，認為非鮑廷博（1728-1814）親筆校。

12. 卷六，頁 9：竹友集十卷二冊

余前所藏舊鈔本，亦幼槃集也。《四庫目》明言《溪堂集》久佚不傳，然則

二謝之文其終不可合耶？余之粗心散亂，則不覺自訟而自笑耳。乙丑（民國

十四年， 1925），避兵海上，檢對書此以志吾過。羣碧記。

《羣目》僅錄鄧氏「辛亥」一九一一年題記，唯原書手書題記該則作「辛酉」一九二

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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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卷六，頁 28-29：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一冊

《花谿集》三卷一本，同治甲子（三年， 1864）十月十七日，城西草堂徐氏收

藏。沈原昭本元人，入明雖不仕，而已屢次應聘主試，集中亦有頌媺新朝之

作，似不得復為元人矣。《四庫》題元沈夢麟撰，疑之。己巳（同治八年，

1869）七月二十四日，時棟記。

《羣目》僅記撰者、版本及序，未記鈐印及題跋。原書徐時棟手書題記末鈐「柳泉」

印。

14. 卷六，頁 30-31：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卷一冊

鬱久生病，理固然也。余居憂半載，百病叢生，若靜攝，輒疑在母之側，強

以他事亂之，終弗解。適有以明《林公輔先生集》求售者，閱之心稍安，故

書得之日。時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七月念四日，徐石卿。

《羣目》錄有朱彝尊、謙牧堂諸印，未記徐石卿手跋，及徐石卿、陶淑精舍收藏二

印。

（三）《羣目》收錄，應是過錄，非原書手書題跋。《羣目》錄此，易滋生誤解。

1. 卷六，頁 4：徐公文集三十卷十冊

《騎省文集》近世鮮有刻者，此本係虞山錢宗伯於崇禎間從史館印摹南宋本原

本，字頗大，予縮以小字抄存之。集中稱「今上御名」者，高宗名構也。太祖

諱匡胤，太祖之父仁祖，諱殷弘，真宗諱恒，仁宗諱禎，英宗諱曙，故其字皆

缺一筆，太宗諱炅，神宗諱頊，欽宗諱桓，如敬、鏡、竟、貞、徵、勗、署、

完諸字亦缺一筆，蓋諱嫌名也。今悉仍之〔然〕。峱迂齋金侃識。

2. 卷六，頁 32-33：鼓枻稿一卷一冊

間嘗謂「汲古所刻多譌字，惟鈔本獨善」，此汲古閣鈔本也，不特底本異常，

而筆畫皆得篆隸義。若較書如掃落葉，旋掃旋有也。雍正丁未（五年， 1727）

四月十一日較，宋賓王記。

峱 據蕭穆，《敬孚類稿》卷六，〈跋徐騎省集金迂齋手抄本〉，「今悉仍之」後尚有「但原鈔非出通人，故

舛譌甚多，惜無善本校對，錄竟為之悵然」等句，「然」字應係過錄時脫文衍字。（清光緒三十二年〔1906〕

刊本），頁 21-22。



峷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C0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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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《羣目》雜識內容，於謄錄時有所增損，措辭遣句與原書手書題跋亦有出入，然

可藉以互補。列舉數例：

1. 卷一，頁 8-9：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八冊

原書題跋：

元刻纂圖互註諸子，板式不一，此《荀子》版稍大，每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

一字，小字二十五，小黑口，元刻中之佳者。卷一前四葉皆景寫，與刻本無

異，驟視之，覺更工也。此種寫手當在乾隆以前，足見昔時一藝一事之精

真，非晚近所能及者。戊午（民國七年， 1918）二月春雨初霽，寒風未歛，

正闇學人記於三李盦。

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、卷、葉，凡書有耳者，多屬宋刊，惟中統本《史記》

亦有之，然在南宋時本，不可以元刻論也。此本有耳，恐亦是宋末本，惜余

弇陋，無以證明，以一時風尚言之，故應號為宋刊方合，記以待識者。峷

《羣目》：

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、卷數，凡書之有耳者，多屬宋刊，余所藏《五代史

詳節》及《漢唐事實》諸書皆然。唯中統本《史記》亦有之，然在南宋時刻，

不可以元刻論也。唯明刻本亦間有之，如《顧氏文房小說》則世稱佳本，為

仿宋式刊行者也。正闇又記。

卷一前四葉皆景寫，與刻本無異，驟視之，覺更工也。此種寫手當在康乾之

際，足見昔時一藝一事之精，非晚近人所能及。正闇學人。

此書目，鄧氏於一九一八、一九一九、一九二四年在卷前寫了四則題記。《羣目》如

上所舉，次序互異，字句與原題記互有增省（以底線標出），「卷一前四葉皆景寫」

條，原書鄧氏題記寫於「戊午二月」（1918），並有行款、版式說明，而「此本每葉皆

有耳紀篇名」條，便接續於後；《羣目》則反之，「此本每葉」條係續於「己未二月」

（1919）題記後，成為「又記」，後接「卷一前四葉皆景寫」條，不記年月。

2. 卷一，頁 29-30：文粹一百卷四十八冊

原書題跋：

此宋刻也。諸家著錄云有題「唐賢文粹」者俱是宋本，此書自八十二卷後題

始見「唐賢」之稱，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九十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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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諸卷皆同；八十八上下兩卷及九十一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四卷又

否；而八十七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四卷皆前後題並稱之；八十九、九

十二則獨前題有之；九十前題「唐文粹」，後題「唐賢」，又與諸卷不同。要

皆坊賈隨意題之，初無用意，至今日遂為宋刻之左證耳。昔亡友李猛庵曾告

余曰：《唐文粹》於明刻中往往見宋刻，坊賈不知，勿為忽視。實則明刻極

多，皆整齊可觀，而不及此刻茂密古雅，若謂明有翻此本者，殆未必然，抑

余固陋未之見耶？余先得一本，僅首尾兩函，繼得此，是全帙。惜多剝蝕，

命工綴補，雖不能完好，而蠹損之處，亦不甚多，古香盎然，自今以後或不

至再飽蟫腹，亦斯書之幸也。戊午（民國七年， 1918）二月，正闇檢記。

此書目，鄧氏強調「此宋刻也」，然傅圖審定正為「元末明初刊本」。《羣目》顯然重

新調順原題記文意，如後題始見「唐賢文粹」者、前後題並稱者、獨前題有者，及前

後題不同且與諸卷不同者，非同於所舉各例「八十八上下兩卷及九十一、九十六、九

十七、九十八四卷又否」，則不再贅述。「坊賈不知」和「余先得一本」間，《羣目》

則作「今觀此編益服猛庵精鑒」。

3. 卷三，頁 11-12：風俗通義十卷四冊

原書題跋：

此書乃明翻元大德本，其行款與元本同，而字體方整又似翻宋。丁目列元、

明兩本，惟前題此書校元刻「新校正」三字中多一「刊」字，為「新刊校正」

耳；於明本亦標「翻大德本」，又言「當用宋本重雕者」。余謂明人刻書例本

不謹嚴，如翻宋而刻入元大德序，不免自相矛盾；翻元又增一「刊」字，即

為顯示異同。觀其刻工，與冷宗元刻《白虎通》極相似，恐二書皆其同時印

行，庶為近之。癸亥（民國十二年， 1923）十月，正闇。崀

此書目，鄧氏卷前手書題記於一九二三年，《羣目》則為「乙丑春日」（1925）檢

記，字句頗有修刪增訂，如「丁目列元、明兩本」和「余謂明人刻書」間，《羣目》

作「其不同處只首篇前題一云『新校正』，一云『新刊校正』；其於明本又云『當用

宋本重雕者』」。另，「恐二書皆同時刊行」後，「庶為近之」《羣目》易為「《白虎通》

亦十行十六字。後人因此書與元本行款適合，往往撤去明刻序以贗元刻轉致埋沒姓名

耳」。

崀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C06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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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卷四，頁 12：論衡三十卷十六冊

原書題跋：

明刻本以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，此通津草堂本，字畫方勁，於宋為近，然

宋刻楷法，參用顏、柳體勢，方勁中有渾樸氣，此則非明刻所能。譬之宋版

如漢隸，明刻止如唐碑，姿媚非不勝古，而氣勢厚薄，則有時會之殊矣。通

津草堂本更有《韓詩外傳》亦佳，余亦有之。宣統紀元己酉（1909）八月，

羣碧樓主人檢記。峹

此書目，鄧氏卷前手書題記於一九○九年，《羣目》則為「甲子」（1924）重裝後

記，未見原書題記「通津草堂本更有《韓詩外傳》亦佳，余亦有之」諸文字，易以

「此刻源出於元翻宋慶歷楊文昌本，而〈累害篇〉『汙為江河』下所闕之一葉，凡三百

九十餘字，乃不求完本補入，而奮筆於髮上增一『毫』字，後人沿謬襲訛，皆此本作

之俑也。吾於明人刻書見其無知妄作者多矣，不圖於佳刻亦蹈此痼習也」。

5. 卷六，頁 9：竹友集十卷二冊

原書題跋：

宣統紀元（1909）余官瀋陽，十一月入京師述職歸。歲暮無事，時文溯閣

《四庫全書》尚存盛京，因假出傳鈔，凡得數種，寫官十數人，費緡四五百，

亦一時盛況也。此二冊，因余藏有舊鈔《溪堂集》，欲求二謝之合，友人林君

厚甫書法端挺，銳以自任，不假他手，終始其事，其好古之誼，良可佩也。

林君，丹陽人，鈔此書後一年旋病目眚而瞽，計生平所書，獨此集可壽天

壤，林君雖不幸，而手蹟存焉矣，後人宜重視之。辛酉（民國十年， 1921）

九月，羣碧記。

此題跋年月，《羣目》作「辛亥九月」（宣統三年， 1911），「凡得數種」作「凡得

三四巨部集」，「林君，丹陽人」作「林君，名亮熙，丹陽人」，未言「因余藏有舊鈔

《溪堂集》，欲求二謝之合」。原書題跋年作「辛酉」，與《羣目》同作「九月」，或是

誤筆，也可能依「辛亥」筆記謄抄，因事過十載，故模糊記「數種」，「辛亥」記傳

鈔「三四巨部集」較符合實際，《太倉稊米集》、《文忠集》、《苕溪集》等三書亦屬

之。原書尚有一九二五年鄧氏檢記，說明《溪堂集》久佚不傳，二謝終不可合。該檢

記，本文前已述及《羣目》並未收錄。

峹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C06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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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《羣目》著錄鈐印，以記遞傳，然遺漏不少，如鈐趙烈文「天放樓」印者，只記

《六臣註文選》（卷一，頁 28-29）及《大明一統志》帩（卷三，頁 5-6）二書，

實尚有《象山先生文集》（卷三，頁 23）、《高皇帝御製文集》（卷三，頁 27）、

《資治通鑑》（卷四，頁 6）、《通典》（卷四，頁 8）四書，《資治通鑑》亦鈐有

莫棠（？-1929）「銅井文房」藏書印。

另，書內同一藏書家所鈐各方印章，亦未必全錄，如《梧溪集》（卷六，頁 28）

收錄了「巴陵方氏碧琳瑯館珍藏秘笥」、「巴陵方氏功惠柳橋甫印」及「方家書庫」

三印，《後樂集》（卷六，頁 28）收錄「方印功惠」、「柳橋」、「碧琳瑯館主人」、

「巴陵方氏碧琳瑯館藏書」四印，卻略去「方家書庫」鈐印。著錄方功惠（？-1899）

藏書印者，尚有《桂隱文集》（卷六，頁 22-23）、《蟻術詩選》（卷六，頁 28）、《益

齋亂稿》（卷六，頁 29-30）、《蒨山擬存》（卷六，頁 35）四書均僅著錄方氏數印之

一印，原方氏舊藏完全未著錄鈐印者，有《曲洧舊聞》（卷五，頁 31-32）、《桂苑筆

耕集》（卷六，頁 3）、《司空表聖文集》（卷六，頁 3-4）、《彝齋文編》（卷六，頁 21）

四書。

六、手書題跋

傅圖所收羣碧舊藏中有鄧氏手書題跋者凡 116部，記錄了購書故事、版本審定、

校書所得、遞藏源流、存世價值等。茲錄鄧氏《道園學古錄》題記，述及藏書家考訂

之樂，並及於書之遞藏：帨

亡友吳佩伯，自辛亥（宣統三年， 1911）迄甲寅（民國三年， 1914）五（四）

年中，酷耆古書，余時避地津門，往還鑒定，幾無虛日。一日滬估寄此書一

二紙來，且言曰：「是書世人多以明刻為元刻，魚目混珠，極不易辨。」佩

伯亟趨余所，展此書對之，謂余曰：「此真元本，而印手過之，可寶也。」

記之，以志當日考訂之樂。

此書如初印者，古意濃郁中而有時妝麗都之態。宋元故籍經數百年逾舊逾

新，洵不易覩也。書經王述菴、吳槎客藏過，皆有印記。

鄧氏在文天祥撰《文山先生別集》題記中，則述其閱書的感想：庨

帩《羣目》記「大明一統志九十卷三十六冊」，實為六十冊。

帨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D051。

庨 同上書，編號 D04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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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別集第一卷為《指南錄》；第二卷為《指南後錄》，凡三卷；第三卷為《吟

嘯集》；第四、五兩卷為《集杜詩》；第六卷為《紀年錄》，皆文山遭國難時

所作。嗚呼！宋亡於厓山，尚有一文山苦節殉國，足以為宋室之光，文山真

不負科第者矣！使有身掇大魁，而譏切本朝，甘為戎首者，見文山於九泉，

能不戰慄而汗出耶？

又如讀《海桑文集》，對同生元季的陳謨（1305-1400）與危素（1303-1372），卻為世

人不同的評價，而有感慨：庮

海桑生元季，入明而戀戀有故國之思。其時無種族之見，故元季忠節之士踵

出，而危素雖得盛名，猶不為清議所齒，公論褒誅，其嚴矣哉！

如何原樣、原裝保存原書，可使後世子孫得見舊影，不僅是圖書管理者或負責修

裱維謢者所應注意，亦是目前大力推行數位化典藏必修課程。鄧氏對此曾有如下見

解：庪

成化本《趙清獻公文集》兩冊，明時原裝，書籤亦原黏冊上不損，開函相

對，古香盎然，即書衣片紙亦三百年物，余乃濡墨書之，不自知其暴殄也。

前有成化閻鐸序、至治蒙古晉人僧家奴鈞元卿序、景定陳仁玉序。陸氏書目

記曾著錄，書不多見，而原裝未改者尤少，後有覽者，勿徒矜為黑口善本，

遽加裝池，使人有焚琴之感也。

得書的因緣故事，有如《羣玉》、《碧雲》與《披沙》三集的獲書佳話，亦有鄧

氏僱鈔者傳鈔而得的，如：

宣統紀元（1909）余官瀋陽，十一月入京師述職歸。歲暮無事，時文溯閣

《四庫全書》尚存盛京，因假出傳鈔，凡得數種，寫官十數人，費緡四五百，

亦一時盛況也。庬

題記除載古籍行款外，亦述及版本特點說明，如：

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、卷、葉，凡書有耳者，多屬宋刊，惟中統本《史記》

亦有之，然在南宋時，本不可以元刻論也。弳

庮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D059。

庪 同上書，編號 D022。

庬 同上書，編號 D027。

弳 同上書，編號 C001。



一
頁
滄
桑
史
∣
∣
談
羣
碧
樓
藏
書

論
衡

35

靛印乃初刻成時樣本，與近時紅印本同。自明以後用靛者少，邇來吾國顏料

日窳，皆取舶來品，喜其鮮麗，而入水則濡，以之染絲漬帛且不可用，況印

書耶？此嘉靖乙未（十四年， 1535）台州刊本，為百靖齋頭一特色。弰

鄧氏手書題跋內容的多樣，觸發閱者對原書的感動及對古籍版本的認識，更能欣

賞其書法筆跡。鄧氏題跋署款有：述、邦述、鄧邦述、正闇、正闇居士、正闇學人、

正闇鄧邦述、百靖齋、披玉雲齋、羣碧、羣碧樓、羣碧翁、羣碧主人、羣碧居士、羣

碧道人、羣碧樓主人等；鈐印則有：邦述、鄧邦述印、鄧押、鄧孝先、正菴校鈔、正

盦、正闇、正闇居士、正闇所得、正闇經眼、正闇審定、正闇學人、三李盦、百靖

齋、披玉雲齋、從吾所好、羣碧樓、羣碧翁、羣碧居士、羣碧校讀、羣碧樓印、羣碧

樓藏、羣碧樓主人、萬竹園丁、寒瘦山房等，在傅圖典藏的端方舊藏，鄧氏題跋尚鈐

有鄧七、雙漚、雙漚無恙等印記。除署款鈐印外，羣碧舊藏藏書印尚可見：正闇鄧

七、正闇手校、正闇收藏、正闇校錄、正闇秘笈、漚隱、雙漚居士六十歲前收藏圖

籍、羣碧廔、宋刻本、元刻本、明刻本、嘉靖刻本、精鈔校本、傳鈔本、鈔本、批本

等印記。

七、結語

鄧邦述為近代藏書大家，關於古籍之命運，鄧氏曾言有三懼：彧

（一）新學大昌，典籍漸廢，祕書舊本不惟讀者日稀，且恐知者復罕，不為表章

則秦火雖熄，仍同滅亡。

（二）中學西漸，歐美之人雖不辨之，無而獨喜蒐討，皕宋遺籍轉入東瀛，燉煌

墜簡復非吾有，後之學者欲抱殘守闕，亦云難矣。

（三）家本寒素，世襲清德，雖為民牧，時念山林。然而買山無資，樓如虛構，

謻臺累築，貧無所歸。昔者借債以買書，今且將鬻書以償債，及身而散，

恐遂不逮子孫。

首二懼在憂文化之傳承，另一懼則有切身之痛，從前借債買書的豪情，終得面對生計

的無奈，賣書償債。唯可幸者，雖及身而散，未淪為劫灰，未落入海客豪家，再者，

進入公藏，不憂散佚，永獲保存，則無湮滅之患。

弰 湯蔓媛，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》，編號 C007。

彧 鄧邦述，〈舊敘〉，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，頁 1。



一
頁
滄
桑
史
∣
∣
談
羣
碧
樓
藏
書

論
衡

36

藏書者普遍關切的是如何「子孫永保」或傳諸久遠。然而紙製典籍，保存維護原

本就極不容易，加以各種天災人禍，保存更加困難。書籍的存廢，攸關文化的演進、

民族的興衰，更是文明的象徵。個人力量終究有限，「化私為公」進入公藏，可得永

世經營。鄧氏羣碧舊藏既歸傅圖，而寒瘦山房舊藏亦大部分為國家圖書館所收藏，將

可永世弗替，並嘉惠學林。幸其非流出海外，堪慰鄧氏「鬻書償債，及身而散」的遺

憾。

後記：本文所附鄧邦述照片，得到劉釗、虞萬里二位教授幫助，謹此致謝。


